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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说自己是爱玩儿一族，因为我既不喜欢棋牌球类等体育项目（乒乓球除外），又不

爱 PARTY、DISCO 等热热闹闹的场面，唯一喜欢的算是旅游了。但说来惭愧，象我这样以前

在国内医院工作的人，长假少，别人越是放假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值班，在国内工作的八年里，

年三十的夜班我就值了三个。况且作为医院里“小字辈”的我还囊中羞涩，又不能跻身于公

款旅游的大军中，所以虽然说是喜欢旅游，但算起来去过的地方并不多，而且多在北京周围，

可话说回来，越是这种穷旅游，唯其少了公款吃喝和花天酒地的障眼，多了些奔波劳碌，反

而多见其真趣。 
 
三游野三坡 
野三坡位于京西百余里的拒马河河谷里。拒马河，顾名思义，以其河水湍急、骏马难以

涉度而名。但这已经是古时候的事了，近年来北京地区大旱连连，水量骤减，拒马河亦不复

有往昔之势矣。野三坡所在地隶属于河北涞水县，这里山势险峻，道路崎岖，交通极为不便，

所以历来就是三不管的地界。据说日本鬼子都奈何这里不得，刚解放时土改工作队进驻野三

坡，发现这里的人还留着辫子，而且开口就问“北京城里的宣统皇帝还好吗”……这也许是

个笑话，但从前野三坡近乎与世隔绝、相当封闭确是事实。说来也怪，象野三坡这种地方原

来一向都有“穷山恶水出刁民”的“美称”，但世风一转，现在却成了旅游胜地，其他如京北

的坝上草原，再如湘西的张家界、湖北的神农架等，莫不如此，正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

河西，世界变化之快，实在另人瞠目！ 
一游野三坡是在上大学的最后一个初夏，毕业在即，学校组织了这次“告别”旅游，去

的时候坐的是北京到太原的慢车，是那种见站就停的老牛破车，大概因为列车常年在山区里

穿山跃岭且又途径多处煤矿的缘故吧，车厢里到处黑乎乎的，几个小时坐下来，每个人身上

脸上都附着了一层薄薄的黑泥，令人人如“面带蚩尤氏之雾”。车上有许多当地的农民串来串

去地拉生意——介绍自己家里怎么干净，吃的怎么好——希望我们能住进去，虽然交涉的事

情班干部都包了，但冷眼旁观这些农民毕恭毕敬的态度和巧舌如簧的辞令，还是不得不惊叹

私有经济的魔力，并且初步体会到了什么是“顾客是上帝”。这次野三坡之行印象最深的是“百

里峡”和“拒马河”了。百里峡叫得好听，其实就是一条长长的石头沟，长度肯定不足百里，

但也足够我们走上大半天的了。由于一路上都是七棱八角的石头路，脚咯得生疼，以至于回

来后的一两天里走在街上的柏油路上，竟有如踩海绵的舒适感觉！大家一路上坚持再坚持，

咬牙再咬牙，总算都活着走出了百里峡。从到处都是白花花的石头、滴水皆无的百里峡转出

来，蓦地见到静静流淌的拒马河，那个兴奋劲儿就甭提了！班长练过武术，一高兴拉了个大

鹏展翅的架子，背景是拒马河和河对岸的峭壁，英姿飒爽，后来这张照片成了毕业时大家交

换照片时的 TOP ONE。因为班长名叫“东鹏”，就有人戏曰：“大鹏展翅恨天低，一直向东别

向西”……我则裤脚高挽，一手提着一双鞋（有为我拍照的人的一双哩！），憨态可掬地站在

河中流照了一张相片，以后每见此照片自己都忍俊不禁，同时又不由得感叹学生时代的单纯

岁月已经象脚下流水般地逝去了！ 
二游野三坡是在工作后的第二年，这次去的人多，医院里组织的也很周密，还专门派了

人提前一天去打前站。交通工具是大轿车，比上次舒服多了，满满当当的一车人沿着拒马河

谷中的公路开进去。这公路依地势而建，为了利用河两岸的开阔地而左右穿过拒马河共十次，

留下了十座桥，称为“十渡”，也是京西的一处名胜，其中又以第十座桥附近的地势最开阔，

风景也最佳，近几年那里又修了“蹦极”跳，还是新西兰的专家设计的呢。过了十渡，野三

坡便在望了。刚进村，就发现我们的“先锋官”已经在扛着鸟枪到处游猎了，好不惬意！由

于是“大部队”行动，小山村里一时间到处是欢声笑语，非常热闹。入夜，就在河边燃起篝



火，篝火虽然烧得很旺，但夜风吹来，我们还是体验到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滋

味。 
三游野三坡是三年前的夏天。那时移民的决心已定，辞职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但又不能

向医院过早挑明，因此许多手续都只能暗中办理，故当时心中的忧虑颇多，且这次同行的人

是科里的同事，多拖家带口，所以只能挑那些平坦大路上的景点来看，无非是些这庙那亭的，

都是最近十年的产品，实在引不起我的兴趣，唯一有趣的算是我和太太在拒马河上撑竹筏，

她闲坐船尾，我则在船头撑篙，虽然在我的拨弄下竹筏前进有限，但从照片上看我还是满专

业的！ 
 
康西草原、龙庆峡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五一节，没有排我值班，那时也没有开始交女朋友，正在发愁怎么

打发这几天，见在我们医院实习的几个师弟师妹们商量着要骑车去京北的康西草原和龙庆峡，

看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样子，我也心痒难耐，决定加入他们的行列。那时我刚买了一

辆山地车，正宝贝的了不得，此前已经试着骑着它去过京东十余公里的通州城，又去过京西

周口店探访猿人遗址，对这车十分满意，大有“无处而不能往、无往而不能胜”的感觉，所

以与那些师弟师妹们一拍即合。 
一九九四年的五一节凌晨 6 点，与那几个同学会合于北三环的马甸桥，沿京昌公路北行，

一路上有说有笑，赏不尽的平原初夏景色和远山在望。及至过了昌平县城，开始进入山区，

骑行明显困难了，而且愈接近八达岭愈难，最后的一段路只好下来推车前进，心想我们走路

尚且如此费力，真是难为当时修长城的人了！但刚过了八达岭隘口，景色为之一变，塞外风

光正浓，眼前是开阔的延庆盆地，身后是巍峨的长城，脚踩军都山的制高点，大有“一览众

山小”之感！离开八达岭，一路下来是长达十余公里的缓坡，非常顺畅，与刚才的艰难行进

迥然不同，一路滑下去，那个爽劲儿就如“列子御风而行”！当时愉悦的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 
下午两点多，到了康西草原。所谓康西草原者，即康庄西边的一片草地也。康庄是位于

官厅水库旁边的一个村庄，而官厅水库原本是为北京供水的两大水库之一，但近年来由于泥

沙淤积、干旱少雨等原因，库区面积不断缩小，这样一来就露出这片“草原”来。康西草原

之所以知名，并非以其壮美，而以其距离北京近而易到也。虽说这里的景色难以和真正的草

原媲美，但初见这水天相连、绿草如茵景色的我们还是十分兴奋的，也许是兴奋地过了头，

我们随便租了几匹马就开始玩耍起来，岂知道这几匹马都是“黑马”。所谓“黑马”，并不是

说它们有朝一日会在赛马场上一鸣惊人、大出风头，而是说它们的主人并不归康西草原管理

处管辖，主人既是“黑户”，马自然是“黑马”，所以出了问题也没人负责。话说这几匹马还

真训练有素，我们在马背上时它们还规规矩矩、俯首帖耳，但一看我们下马来拍照，它们瞅

准机会掉头就跑，这下我们可慌了神，急忙去追，但人到底不如马跑得快，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还是跑掉了一匹（其实它早就回家了）。可这下却捅了马蜂窝，刚才还唯唯诺诺的马夫立即

换了一副嘴脸，楞说马丢了，凶神恶煞般地逼着我们交几千块钱损失费，而几千块钱对我们

来说不啻于天文数字，这明摆着是讹诈！我们说破了嘴，连老马识途的典故都搬出来了，但

马夫们就是要钱。后来谈崩了，就把丢马的那个同学当人质带走，扬言不交钱，就别想要人。

这下我们几个莘莘学子都傻了眼，合计一下，钱绝对是赔不起的，就是把我们卖了也值不了

那么多，正在大家愁容不展、无计可施之时，我毕竟长一岁，比他们的见识要多些，就提议

去找警察。比我们预计的顺利得多，人民警察特别给面子，听了我们几个的叙述（几乎是哭

诉了），人家不急不慌，严肃认真地批评了我们几句，告诫我们应该下次一定要去骑“白马”，

我们连连点头称是，但心里说下次，哼！再也没下次了，以后绝对不来这儿了！批评之后，

警察让我和另一个同学坐上了一辆跨兜摩托，由他开着先在草原上转了一圈，然后又风驰电

掣般地驶进村子。说实话，坐这玩意儿真是空前绝后的就这么一次，坐上去的感觉跟鬼子进

村差不多，但思路一放即收，因为我们还有个同伴在水深火热之中呢！警察进得村来，不慌

不忙地和村头的几个农妇聊起天来，语气平静得就象聊家常：“这几个都是在北京念书的穷学



生，告诉你们男人，不要再难为他们了，差不多就行了”，然后也不多说，带着我们扬长而去。

我们心里直嘀咕，就这么几句管用吗？对这些刁民，至少也得鸣枪警告吧！焦急地等待了半

小时左右，只见从草原上跑过来一个小黑点，黑点越来越大，果然是我们的那个同学，边跑

边兴奋地挥手，一点也看不出才“死里逃生”的恐惧来，见他生龙活虎的样子，我们也放下

心来，同时不禁对警察的“见多识广”和“举重若轻” 佩服得五体投地。 
“人质危机”虽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但我们的游兴却全无，原来想在这里租个蒙古包

过夜的计划也随之变更，决定立即离开这个鬼地方，去延庆县城住一夜，第二天再去龙庆峡。

延庆县城位于延庆盆地的中央，康西草原和龙庆峡分别在其西南和东北。在去县城的路上，

天越来越黑，没有路灯，但却有的是蚊子和其他不知名的小昆虫扑头盖脸地撞来，我们只有

闭紧嘴巴，低头猛骑。啊！终于看到了县城的灯火！ 
第二天清晨，经过休整的我们又精神焕发地出发了——目标龙庆峡。龙庆峡中原本只有

一条普通的山间涧流，但几十年前在山口处修坝蓄水，遂有此景，但见高峡出平湖，一泓深

池横亘两山之间。池水深不见底，但很干净，问当地人：水有多深？对曰：山有多高，水有

多深。泛舟游览之余，又可攀爬山巅以眺远，但见山水相连，绿水如带，青峰挺拔，难怪这

里有“北京小三峡”的美誉。此外，龙庆峡的冰灯也很出名，因为延庆地处塞外，冬天气温

极低，很适合展览冰灯。 
从龙庆峡出来，本可原路返回，但兴趣昂然的我们商量之后，决定另辟蹊径，走别的路

回京。于是我们沿着延庆盆地东缘的一条乡间公路下去，沿途顺访了荒弃数百年的明朝古堡，

又从数十米高的、架在两山之间的引水渠下穿行，再从军都山的另一处隘口返回北京平原。

在到达昌平县城之前又游览了十三陵里几个荒僻的小陵。一路上欢声笑语，不可胜述。到家

的时候是五月二日晚上 9 点，两天里我们的行程约两百公里。 
 
山西 
我曾经两次到过山西。第一次是四年前的夏天，太太去山西培训当地的中学教师，课程

结束后东道主安排这些北京来的老师玩一玩，我作为家属跟着沾了这个光，和他们去了趟平

遥古城，品尝了许多地道的山西面食，真是大快朵颐。但那时我还在医院上班，没有更多闲

暇时间，所以这次旅行连来带去只有一天半，根本就没有尽兴。山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自从上古时期就在中国文明史上留有印记；山西又是文物大省，国家级文物数量之多是全国

之最。因于此，第一次山西之游激起了我对它的浓厚兴趣，此后山西特有的民俗民风时时萦

绕在我的脑际，在二年前终于有了这二游山西。 
二游山西之前我已经从医院办理了离职手续，有充足的时间供自己支配。太太的课程结

束之后，我便乘坐大巴车沿京石高速再转石太高速、穿过陡峻的太行山从北京到太原与她会

合。 
我们首先游览了位于太原郊区的晋祠和市内的孔庙等，在因再次品尝到了美味的山西面

食而心满意足的同时，也不禁深深感叹山西的缺水，因为连晋祠里著名的“三晋名泉”都浅

得赤足可涉，难以想象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的水大得可以用来淹晋阳城（即太原）。 
然后我们从太原出发，沿纵贯山西全境的铁路南下到运城，从运城换乘公共汽车到永济，

从永济坐小面包车到城郊的西厢，再从这里坐农用机动三轮车到黄河岸边，半天的时间里走

了四、五百公里，这一路上交通工具从宽敞舒适的空调列车开始，终以运西瓜的三轮车，级

别递降、越来越破。记得那几天骄阳似火，万里无云，我们俩挥汗如雨，用句北京土话叫“晒

冒了油儿”，苦虽然吃了不少，但却觉得十分有趣。此行游览了黄河古渡、《西厢记》故事的

发生地普救寺、蒲州城遗址、解州关公故里和关帝庙等，其中感触最深的是黄河古渡和蒲州

城遗址。 
说来惭愧，这是我平生第二次见到黄河——中国的母亲河。第一次是九七年和太太去桂

林旅行结婚，火车驶过郑州黄河大桥时看见黄河宽达几公里的浊流从桥下淌过。所以设想这

里的黄河也大概如此，宽且浊吧！但当向导告知黄河已滴水皆无、干涸见底时，我们不由惊



得连连地摇头表示难以置信。岸边不远处正在修建一座十多层高的钢筋水泥的建筑，一问才

知道是在重修鹳雀楼。鹳雀楼是我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盛极于唐，文人墨客多会于此，所

遗作品甚多，但早已经颓毁多年，现在用钢筋水泥来重修，似乎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吧！？

登上尚未竣工的层楼，拾级而上，仔细揣摩想象，可体会到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诗中“白

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真味来。极目远眺，西南是横亘于晋

豫之间的中条山，余下几面都是平原，这平原就是中华文化的摇篮——关中平原。再看黄河，

果真唯见黄沙不见水，干涸的河床如带，懒散地盘踞在眼前广袤的平原上，“黄河远上白云间”

的磅礴则气势无处寻觅矣。下得楼来，行至黄河岸边，只见一块石碑兀立，碑文大意是说这

里修建的水利工程对防止黄河屡次泛滥、功不可没云云，落款时间是一九九七年。呜呼！短

短几年的时间，黄河已经由经常泛滥到断流，天灾耶？人祸耶？ 
蒲州古城位于黄河岸边，它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曾经繁盛一时，乃兵家必争之地，

历史上这里发生的战争不计其数。蒲州扼守黄河渡口，背依中条山，面向关中平原，占据山

川之险，是晋陕豫三省的要津咽喉。在唐朝以前，多数朝代定都于长安（今西安），而蒲州恰

好是从长安到山西、河北、河南乃至山东的官道要冲，其重要地位可想而知。但唐以后的朝

代则无一例外地全部定都在中国东部，长安以西反到成了荒蛮之地（史学家称此为中国政治

经济和人口重心的东移现象），所以如蒲州这样的城市渐趋衰落是有其历史大背景的。蒲州城

附近的黄河古渡也荒弃多年，早已被流沙掩埋，原址上只有几个新近出土的铁人、铁牛（就

是著名的黄河铁牛，原用来固定渡口浮桥的绳索）在骄阳中兀立，似在默默倾诉着往昔这里

车如流水马如龙的辉煌。蒲州城只余残垣断壁，城中央的鼓楼尚余墩台，城内早已绿油油地

种上了庄稼，除了一座解放军军营外再没有其他建筑。问向导（我们的农用机动三轮车驾驶

员）：“蒲州毁于何时？”，答曰：“日据时期”。我不信，因为日本人攻毁的城市的确不少，但

却没有哪个不是旋毁旋建，真正夷为平地且没有恢复的恐怕没有。带着这个问题回京后查书，

发现明朝末年关东（即山西）大地震，蒲州受损严重，或从此一蹶不振，或由黄河水泛所毁，

不得而知，姑且存疑吧！当时有感于此景，做打油诗一首，名曰《蒲州怀古》： 
蒲州城内野草花， 
蒲州城外夕阳斜。 
鹳雀虽新空对日， 
黄河无水怎堪夸？ 

后记：限于文采，我对山川景物的描写有限，往往是因事记景，有感而发，上述几个地

方游历后记忆颇深，今犹历历在目，“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录于此以为记。余者所

经之处虽亦不乏高山深谷，小溪流泉，然今思之面目大同小异，且前人之述备矣，故略。 
又记：近来偶然于互联网上发现一个由山西电视台拍的短片，也来考证蒲州的兴衰，片

中言及蒲州发端甚古，至唐而盛极，被尊为中都，与皇都长安、东都洛阳并称“三都”，玄宗

时仅修铸前文提及的镇桥铁人铁牛等，即耗费当时全国一年产铁总量的三分之一，可以说这

座浮桥在当时是倾全力修建的“国家重点”工程，是超级豪华的“高速公路大桥”；唐以后蒲

州虽然失去往昔的赫赫声威，但仍不失为一座繁华大都市，但明末地震让其元气大伤，接踵

而来的黄河水患使当地居民彻底绝望，最终不得不弃城而去。从片中还得知，三年前只初具

雏形的“钢筋水泥版”的鹳雀楼已全部完成，有望于近日接待游客云云，但令我甚为挂怀的

黄河水，却未见提及。 
 
附注：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之奂、畅诸三篇能

状其景。李益诗曰：“鹳雀楼西百尺墙，汀洲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随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

犹恨速，秋来一日即知长。风烟并在思归处，远目非春亦自伤。”王之奂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畅诸诗曰：“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宋·沈

括《梦溪笔谈·艺文二》 


